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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多岁高龄的义县老火车站一
直牵动着市民的心，随着2018年中国
铁路总公司批准的锦阜高铁扩能改
造工程即将开通，这座老站的去与留
曾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虽然不是历史文物，但是义县的
这座老火车站承载了太多人的记忆
和情感，在时代的发展和新站建设投
入使用后，如何将承载历史的老站也
同时保留下来，各方专家在论证中找
到了共赢的方案。

10 月 27 日，经过两个多月的施
工、近半个月的“行走”，义县老火车
站顺利向东平移70米，未来它将成为
义县县城的一处新地标。

时代变迁
它的去留牵动着市民的心

2018 年 9 月份，坐落在锦承铁路
和新义铁路交会地的锦州市义县老
火车站即将拆除的消息，在网络上引
起了热议。按照经中国铁路总公司
批准的锦阜高铁扩能改造工程义县
段的设计方案，考虑到列车运行线路
的改变，在义县老火车站原址南侧
500 米处建立新站址后，考虑到通行
安全和拓宽修建通行通道，老火车站
将被拆除。

“谁来救救辽宁义县火车站？近
百年的火车站，全国也不多了。”网友
将义县老火车站将拆除的消息发到
网络后，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大
家纷纷在网络中留言，近两千条的留
言中，大家各抒己见。有人提议可以
新旧火车站并存，将旧站房做成陈列
馆等设施进行保留，也有人认为旧站
房存在安全隐患没有保留的价值。

义县老火车站的“年龄”也出现
了建于 1921 年、1937 年、1938 年不同
的版本，而据义县档案局留存的资料
记载，这座被大家关注的义县老火车
站建于 1937年 10月。在近百年的历
史长河中，它曾是沈山铁路备用线上

最大的中转站，虽然没有被列入文物
保护单位名录，但这座曾经的义县地
标性建筑，承载着很多义县市民和各
地游客的记忆、情感，也见证了很多
的时光和历史。这个百年老站是拆
除还是保留，牵动着市民的心。

发展与保护如何共赢
专家研讨出留住它的办法

随着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的顺利
实施和义县新站的投入运营，按照锦
阜高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原设计原义
县火车站应被拆除，但考虑到市民提
出的老火车站作为历史遗迹，应该进
行保留的呼声，2018 年 11 月，义县县
委、县政府邀请了文物、建筑等各方
面的专家和省市相关部门现场考察、
共同论证，希望能找出既不影响扩能
改造工程，又能保留住老火车站的双
赢方法。

“论证会上达成的共识就是让老
站房换地方保留，以此达到发展和保
护的共赢。”担任义县铁路建设工程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说，决定对义

县老火车站这一历史建筑通过技术
手段进行保留，当时就如何移动老站
房有两种方案：一是想办法拆解再换
地方重建，“就是像拼积木一样，标注
位置后拆开再换地方拼上”。另一种
是想办法整体移动。

经过细致的反复探讨论证，平移
是最可行的，向北移动 40 米，还是向
东移动70米？不能堵路，还要有城市
在不断发展的眼光，在全面考虑到道
路交通问题后，最终决定将这个百年
老站向东平移70米，至目前的站前广
场位置，并将平移项目委托给辽宁省
城乡建设集团旗下的省建设科学研
究院，由其出具规划方案并组织实
施。

加“铁裤腿”进行稳固
让房子平稳离开地面

2019 年 8 月 21 日施工队伍开始
进场施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工人
们忙碌地进进出出，但从外观上看老
火车站的样子和位置并没有什么改
变。

义县老火车站平移工程项目负
责人于江说，整个平移过程统共可分
四大步骤：墙体加固、建筑主体托梁
断柱置换、轨道梁铺设后平移、到达
预定位置后固定。“其实移动前的准
备工作才是最考验技术的。”于江介
绍，因为与以往实施移动的钢筋混凝
土建筑不同，这座老站房是单层砖混
结构，屋面为起脊木屋架，前期的木
屋架和墙体加固也就变得尤为重
要。“墙面进行钢筋网和抹灰的二次
加固，框架和有裂缝的地方会用钢板
再次加固。”于江说这是为了保证在
移动过程出现扭力和拉扯力的运动
中，不发生任何受损，避免房屋主体
变形撕裂。

而第二步通俗地说就是要让老
站房抬升和地基分离开，设置上、下
轨道结构体系，“地基的分离不能同
时进行，保证稳固性就是每隔一米进
行一段轨道梁托换，一处换好再进行
下一处。”在于江的描述中，就是房屋
四面墙壁贴近地面的位置被置换成
混凝土钢性底座，就像为四面墙壁穿
上“铁裤腿”。

而在分离的同时，施工人员还在
同时浇筑滑移段轨道梁和移动后新
址的基础，因此在施工的前一个半
月，只是房屋有了钢筋混凝土的一圈

“裤腿”和前方出现的5条平行轨道。

5只“手”慢慢推
70米走了近半个月

一切准备就绪，10 月 16 日，义县
老火车站平移工程开工仪式在工地
现场举行。东西向长度26.8米，南北
向宽度 25米，建筑面积约 450平方米
的老站房“站”了起来，“脚下”是数根
80 毫米直径的实心钢棒作为辊轴。
有了辊轴在钢板材质的上下轨道梁
和滑移段轨道梁中，房屋可以“行走”
了。

房屋下的 5 条滑移轨道，如何能

分毫不差地等距离向前直线移位，不
让轨道上的房屋主体出现任何偏移
又是一个技术难题。

房体需要推力才能移动，用人推
肯定是达不到精准要求的，施工人员
研制出手动调控千斤顶，这套动力系
统会精准的算出千斤顶的推力和前
进的距离。在5只千斤顶“大手”的推
动下，让老站房在轨道间的辊轴上缓
慢移动。

移动过程中，多名技术人员在不
同的轨道旁实时监控反馈并展开操
作，动力系统每前进 15 厘米后，工作
人员就要重新调整动力系统的位置，
并将后方在移动中离开房体的作为
辊轴的钢棒再移动到前方，一天也就
移动7到8米左右的距离。

10月27日，义县老火车站完成最
后一次平移，准确的到达了预定的位
置。70 米的距离丝毫不差地走了近
半个月的时间。

老火车站新址
将建为广场

现在，已经平移到位的义县老火
车站进入到收尾的适当修缮加固阶
段，作为辊轴的实心钢棒将留在老站
房下方，随后浇筑混凝土，让它在新
的地方能坚固屹立，提高它的使用年
限。

按照义县县委、县政府的规划，
义县老火车站平移后的新位置将建
成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广场，广场复
建及道路建设工程 2020 年春季进
行。建成后广场为岛心的大环岛式
交通组织形式，同时打通了城市的一
条主干道，实现交通上的便利。

今后，以义县老火车站站舍为标
志的这处环岛绕行广场，拥有着配套
的绿化工程、亮化工程和铺装工程，
将成为义县县城的一处新景观。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锦州特
约记者 张墨寒

义县80多岁老火车站“走”了70米

10月27日，义县老火车站平移后到达预定位置。 受访者供图

12年前，一场误会导致他们领了离婚证。
12年间，除了为儿子操办婚事见过几面，一年

里连电话也没有一个。
12年后，他患上重病，她听说后带他四处诊

治、筹集医药费，陪护在病床边……

一起下乡
两个人走到一起

11 月 1 日下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的病房里，64岁的何福奇面色蜡黄躺在病床
上。昏睡中，他一只手耷拉在床栏杆上，李莹见
状轻轻地把他的手挪了回去。

李莹与何福奇是同学，1972 年一起下乡到
于洪平罗。她还记得与何福奇坐马车下乡的情
景，“同学们坐马车下地干活，马车很慢，那时我
们年轻，干农活学得很快。”

李莹说，那时自己劳动一天有7个工分，何
福奇有 8 个工分，“劳动时他经常帮我铲地，还
帮我插秧，那时候我们种的多数是水田，我们互
相有了很多了解。”

何福奇为人厚道，做事稳重，又很勤劳节
俭，被李莹看在眼里；李莹心灵手巧，能挨累肯
吃苦，何福奇也记在了心中，二人感情慢慢发
展，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当时不让谈恋爱，我因为这事改到辽中下
乡，他留在了平罗。”李莹说，何福奇1976年回城，
比自己早了2年多时间，“我们写信联络，我一个月
坐辽中到沈阳的客车去看他一次，那时大约得3个
多小时……”

那时为了给何福奇打个电话，李莹得徒步5
公里到公社，简单说几句就挂了，回去的路上脑子
里都是没来得及说的话。

1979年李莹也回城了，1980年他们走到一
起，次年孩子出生，让这个清贫的小家庭充满了希
望。

一场大病
她出现在病床前

时间一点点过去，来到了 2007年。因为出
现一点误会，何福奇和李莹 3 天后就领了离婚
证。“我们都很为对方着想，那时我们有一套房
子，但谁也不想要，就把房子卖了，为儿子买了
一辆出租车。”李莹说。

“儿子后来患病，车没法开了，只好把车卖了
给他看病。”李莹说，之后的日子一如以前平静，
直到2017年儿子带着女友从深圳回来，“我和何
福奇见到了儿媳妇，特别满意，那是我和他离婚
后第一次见面。”

今年5月，儿子在沈阳举办婚礼，何福奇和
李莹都出席了，他们都没有再婚，而且对当年的
误会不再挂怀，但到了64岁的年纪谁也没好意
思提复婚，但他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7月22日，李莹接到了何福奇打来的电话，
“他说自己在医院等检查结果，想让我去陪陪
他，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结果出来，
这个病叫‘成人still病’，听都没听过。”

陪着何福奇看病，李莹慢慢知道了成人Still
病的表现包括长期间歇性发热、皮疹、关节炎或
关节痛、咽痛等症状，还伴有周围血白细胞总数
及粒细胞增高和肝功能受损等系统受累的临床
综合征。

7 月 28 日，李莹让何福奇搬到了自己不到
20平方米的住处，“虽然没有夫妻之名，但他有
病了我不能不管，照顾他比较方便，陪他去看病
也比较方便。”

一筹莫展
她为医药费犯愁

何福奇和李莹夫妻俩的退休金加起来刚

过 6000 元，而且之前儿子结婚花光了所有积
蓄。为了给何福奇治病，李莹找到了一份保姆
工作，每天定时去给老人做饭，每月能收入
2500元。

从今年 7 月底到 10 月底，李莹陪着何福奇
共去了 7 家医院诊治，还推着轮椅带何福奇到
北京301医院找专家治疗。此时他们看病已经
花光了钱财，连赴京路费都是亲戚给拿的。

10 月 30 日，何福奇回到沈阳，住进医大一
院。“每天治疗费用得一两万块钱，如果康复比
较理想，到治愈至少得 9 万，要是效果慢一点，
得花15万……”说起医药费，李莹眼睛红了。

她借遍了亲友，但亲友们或生意经营亏损，
或无力帮忙，无法解决治疗费用缺口，“我就只
好在‘水滴筹’上发起了募捐，现在只筹集到 1

万多元，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凑够，但他的病情等
不起啊！”

说话间，李莹眼泪流了下来，“我们虽然没
复婚，但也都没再结婚，他这个人很好，当年就
是个误会，让我们走了这么远的弯路，儿子结婚
时亲戚们劝我俩复婚，我俩嘴上虽然没同意，但
心里都惦记着对方呢，谁能想到俩月后他就得
病了……”

11月1日傍晚，何福奇从昏睡中醒来，李莹
扶他起身说，“你得坚强起来，不管再难咱们都
能挺过去，很多好心人关心咱们呢，你不是说想
带我去年轻时下乡的地方看看吗……”

如果您想帮助何福奇和李莹，请拨打本报
热线024-96006。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毅

离婚12年 他患病后她日夜不离

离婚12年后，李莹陪在何福奇的病床前，眼含泪水的她既为他的病情担忧，也为医药费犯愁。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毅 摄


